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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亘古不变的所谓“普世标准”或最佳模式。中国金融深度参

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既是中国有所作为、谋求更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需

要，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因时而变、寻求更优发展路径的必然趋势。中华文化的哲学基

础、中国对外的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社会解决当前治理难题、应对 21 世纪各种挑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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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全球治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亘古不变的

世界秩序，只有不断转换的时代主题。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构成主题，对抗与博弈暗藏

玄机，全球治理的主线始终是利益，共同和平发展则是乱中求治的要义。时代在变，世界

在变，全球治理也在变。在国际金融左右资源配置和利益博弈的大背景下，经济金融治理

已成为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天下大治，强者担当，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所谓的“普世标

准”，中国金融正在并还将长期承担起深度参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任，这不

仅是中国的诉求，也是世界的渴求。中国金融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有底气的：一方

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金融

“治理智慧”。虽然中国金融自身仍处在发展过程中，但同时也已经站在了参与全球治理和

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时代成就事业，中国金融正迎来奋发图强、有所作为的大时代。

1	经济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

走进 21 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越来越深。

国际金融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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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关系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核心问题。

全球治理是上层建筑，但支撑上层建筑的是经济基础，

而现代经济又以金融为核心，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是

否到位，是全球治理变革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

1.1	 全球治理正面临着数百年来未有之变局

二战结束 70 余年来，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

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

趋于消退。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性问

题不断增多，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

（1）发展失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

的缺陷逐渐显现；（2）国际贸易失衡加剧，全球资本失

衡正在凸显，个别国家倚仗其资本优势将自身利益凌驾

于全球利益之上；（3）贫富失衡越来越严重，在很多国

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4）生态

失衡，水、空气、土壤污染，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面临

威胁；（5）国际社会失衡，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局

部地区战火不断，“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活动”严重

威胁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虽然平

缓复苏，但基础并不牢固，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

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资本无序流动、全球债

务高企、市场信心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得不到保障。全球经济

增长持续低于预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国际贸易和投资

低迷，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多个引擎同时失速进而陷入停

滞状态。2015 年 1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菲律宾马

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指

出，世界经济要从亚健康完全走向健康，很可能经历一

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作为“上层建筑”的全球治理应该由“经济基础”

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变化带来全球治理变革，这

是当前全球治理处于历史转折点和制度升级期的根本原

因。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西方发

达国家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渐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把市

场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也加速了世界格局多极化

的历史进程。截至目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购买力

平价折算的经济总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多极化的时

代呼唤着规则制定与参与的多元化，全球治理从强权主

导走向合作主导是大势所趋，这是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和

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世界利益不会自然实

现，固化格局不会自我瓦解，共同发展需要共同行动，

而共同行动需要新兴大国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与其不

切实际地开展理论层面的务虚讨论，不如把全球治理作

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实践课题，用务实行动实现新的全球

治理变革。

事实上，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正主动承担

起全球治理的大国重任。2015 年 10 月，围绕全球治理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点判断：（1）全球治理体制

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

（2）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要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

则、定方向；（3）要通过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原则，消除

对抗和不公；（4）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

和利益；（5）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这五点

判断所体现的“中国思路”，可以高度概括为“共同发

展”，也就是全球的事用和平的方式来“管”，用发展

的方式来“办”，这也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球性

事务始终坚持的观点和做法。 

1.2	 经济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命脉

2015 年 9 月25日，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15 年后

发展议程》，为未来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

向，但其具体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1）在世界贫富分

化、差异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在不同国家结合实际国情

制定政策措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2）全球资金

机制缺乏的背景下，如何创新融资方式，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寻找到更多资金来源，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问

题；（3）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国界传导不断加速的背景

下，如何切实锁定和防范化解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4）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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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和分析体系尚不完善，定期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

展的进展情况也面临许多困难。

发展仍是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

键，需要依靠全球伙伴关系，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

间团体、联合国系统等共同参与，调动一切资源，协助

落实所有目标。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正是以发展为要义，

将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乃至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全球治理的转型命脉。近年

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积

极参与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共识与进步令人欣

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稳

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

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2	国际金融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的重要

突破口

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定、

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和国际金融监管六个维度

看，金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当前国际金

融自身的公平合理性却受制于少数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把

持。因此，以共同发展为目标谋求全球治理体制升级，

国际金融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2.1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战略工具

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初衷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

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靠的就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

中的核心地位。借助美元特权，通过利率和汇率政策的

变化，美国在获取国际货币收益的同时，向全球输出内

部风险。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从根本上动

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2.2	 国际金融机构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主体

二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主体开始从主权国家转

化为非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都是全球治理的

早期实践者，对于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和复苏，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治理思路与政治绑定、投票权被少

数国家把持等原因，在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国际

金融组织的治理公正性不断受到质疑。

2.3	 国际金融协定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核心手段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驱动下，各利益主体间为了

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往往通过贸易金融协定的方式加

强合作。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牙买加协议就是美元特权

的重要依据，也是美国维持全球治理核心地位的重要手

段。美国近年来加快推行 TPP、TTIP 以及 TISA 等协议，

实质上体现的是其自身的政治意图和利益诉求。

2.4	 国际金融市场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竞争要地

21 世纪，国际金融衍生品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国

际资本。不仅导致实体经济资本投入供给不足，而且资

本大量快进快出也会影响市场稳定，对于全球经济波动

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际金融市场

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利益

再分配的重要场所和少数国家维护其全球优势地位的工

具，资源配置的效率却在不断弱化。

2.5	 国际金融数据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决策依据

借助大数据，金融机构可以监测异常资金流动，打

击洗钱、欺诈等不法行为；通过对日常交易行为的数据

分析，判断市场流动性，排查风险隐患；通过国际金融

市场上价格信息的分析判断，为一国应对外部环境急剧

变化提供预警。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深度挖掘还可以为

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关键信息。目前，由于少数国家主导

着国际清算网络和大宗商品定价权，金融数据成为这些

国家“扶亲灭异”的重要依据。

2.6	 国际金融监管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稳定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是维护

全球市场稳定、化解全球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但是，

现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由少数国家主导，未考虑各个国

家的特殊国情。少数国家出于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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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手画脚”，却对本国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听之任

之”，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协作缺乏共识，进而引发

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重大问题。

3	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

横看全球、纵观历史，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

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既是中国有所作为、谋求更好外

部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因时而

变、寻求更优发展路径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当前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的有序变革亟需中国金融价值观的务实引

领；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演进也体现了金融引领的

时代潮流和利益协同的治理，从根本上赋予了中国金融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底气，而坚定价值观，自

然构成了中国金融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的基

础。

3.1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需补“中国之钙”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循优而学。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没有亘古不变的所谓“普世标准”或最佳模式。在以共

同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变革过程中，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迫

切需要体现中国金融的作用、吸收中国金融的经验、融

入中国金融的理念。金融是有价值观的，中国金融饱含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迫切需要的“物质之钙”和“精

神之钙”。

3.1.1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需补中国金融“物质之钙”

全球经济金融之所以处在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

一场深入骨髓的变革，根本原因是，决定上层建筑的物

质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 。从全球经济结构看，新

兴市场强势崛起；从全球发展模式看，平等共赢诉求强

烈；从国际金融秩序看，美元霸权日渐式微。这三个层

面的物质基础变化，都体现了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也

赋予了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的“物质之钙”。

（1）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下，大多数国家的权利和

义务并不平衡，意愿和利益也得不到反映，共同发展难

以实现。在全球治理转折升级的新时代，中国应该代表

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金融也有实力承担

起相应责任。从境内看，中资银行在全球银行十强排行

榜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证券市场体量已位居世界第

二，中国金融正在不断向外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公正、

可预期的政策信号。从境外看，中国已成为改革后的世

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推动设立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以

及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多边金融组织，正在带动广大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

（2）自“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制一直表现为

“泛多边化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

这种模式往往导致某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别国，进而

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失灵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小

国貌似处于治理体系中，但话语权、决定权被排除在外，

利益诉求无法实现，与其说是参与治理，不如说是“被治

理”。中国金融长期伴随、支持中国经济成长，更能理解

发展中经济体的成长诉求，具有更好的国际兼容性和学习

性。在全球金融合作中，中国金融更注重国家间长远的理

解与认同，在自身主导设立的亚投行中也没有谋求一票否

决权。中国金融的这种“去霸权”做法，使其在全球治理

体制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共鸣度，能够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实现真正的“多边共治”。

（3）《联合国宪章》曾提出“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

社会之进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而在现有的治理体制

中，美元核心地位已经限制甚至损害了全球整体利益，

需要更合理的全球货币体系来践行《联合国宪章》。人

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外汇

储备为后盾，与 34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具有币值稳定的客观基础。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贸

易融资的第二大货币、全球第六大最常用支付货币和外

汇交易第七大货币。人民币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能

够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以及风险和责任匹

配的不公。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表面上是中国的需要，

其实更是国际社会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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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变革需补中国金融“精神之钙”

现有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模式的价值主张实质上是

“零和价值”优先、个别利益优先和既得利益优先。中

国金融主张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与长远发展，最终实现

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全球治理变革急需的“精神之

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建

立起超越纯粹逐利性和单一经济性的多边合作关系，以

金融为重要媒介和内在驱动，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共同发

展模式带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避免对

排他性利益的单纯追求。在 2015 年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并免除部分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更是中国金

融促进全球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际举措。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世界经

济的普遍增长和人类文明的深层进步需要一种和谐、稳

定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而这恰与中国金

融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现代西方文化的资本主义内核，

以纯粹逐利为基础，不考虑交易对手与市场整体利益得

失，常常对全球经济产生掠夺性后果。并且，西方的资

本已经“民主化”，必须做到“政治上正确”才能到达

发展中国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难达

到西方“政治上正确”的要求[2] 。中国金融深受儒家文

化影响，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围绕“和而不同”

的合作观、“和衷共济”的产业观、“和风细雨”的发

展观、“和谐有序”的监管观，中国金融不仅注重发挥

市场作用，激发创新活力，更注重营造市场秩序，推动

交易公平与透明，以稳定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3.2	 核心价值观赋予中国金融“治理之魂”

全球经济金融变革需要补“中国之钙”，需要中国

金融的务实引领，这是客观诉求。然而，客观诉求未必

就能自然转变为时代潮流。客观诉求之下，中国金融也

要有主观能力，才能担当起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

升级的历史重任，才能主导时代潮流。当前，中国仍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中国金融积极参与，甚

至在某些领域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精神底气。从核

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看，金融的重要性不断彰显，谋求

共识、共建与共赢的方向性日益明确，这真正赋予中国

金融以“治理之魂”。

3.2.1 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多极博弈时期的主题核心

时代观是对自身所处历史阶段时代主题的认识，反

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大背景的理解。从

“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是此前两个30年里

时代主题的演进趋势。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认识进一步拓宽，并涵盖了“多极与博弈”的

丰富内容。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

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

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

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3] 。冷战结束后全球霸

权力量的日渐式微反映了“多极”，而对时代潮流的表述

里，合作与共赢都是“博弈”的结果。

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在世界潮流中的重要性不

断提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已经变成“多极与博

弈”的趋势核心。一方面，金融是多极格局形成并不断

深化的核心推力。在此前“两个 30 年”里，金融的力

量都尚不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而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霸权力量，全球金融秩

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则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导向

多极方向，金融已成为主导格局转变的关键变量。另一

方面，金融成为影响利益博弈的重要因素。在此前“两

个 30 年”里，各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抗主要体现于军

事、政治和贸易领域，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市场

定价权、金融体系影响力和金融制裁掌控权成为决定大

国博弈均衡走向的重要因素。

3.2.2  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是把握历史机遇的有效手段

认识观是对自我的认知，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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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综合国力的理解。改革开放前 30 年，认识观的核

心关键词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理论随后发展

为“三个世界”理论，但中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却没

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认识观的核心关键

词转为“初级阶段”，中国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

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加上了“历史机遇”。2012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发

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年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5] 。

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实力伴随着综合国力同步

提升，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发展已变成最大的中国国

情，金融力量则已成为把握重大历史战略机遇的有效手

段。一方面，将金融置于发展核心是迫切需要。在此前

“两个 30 年”里，或是生存需求集中于政治方面而非经

济金融，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重中之重。新的历

史条件下，解决金融瓶颈问题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

关键。另一方面，把金融作为改革抓手是势在必然。过

去中国金融处于发育不足的状态，新的历史条件下，中

国金融已初步成长为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并对谋求中国在全球利益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发挥着“牛

鼻子”作用。

3.2.3 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

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

对国家利益主要内容、目标排序和核心关切的理解。在

“政权巩固”的基础上注重“经济发展”，是此前“两

个 30 年”利益观的演进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

益观的核心扩展至“伟大复兴”。2012 年 11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

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

福。

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

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物质积累和金融体系的持

续建设已经赋予了金融以强大的力量，使其能够对中国

追梦和圆梦真正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金融是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宏观经济的

“稳增长”，还是对于微观层面的“惠民生”，金融都

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金融是追求民族振兴的有效途

径，用好金融手段，有助于中国破解周边困局、促进经

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升金融的国际地位，则

有助于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稳健崛起。

4	全球治理转型升级的中国智慧

2015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人类

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中国将积极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在 2016 年 3 月 5 日的《政府工

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建

设性参与解决全球性和热点问题。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对外的

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正是处理当代国际关

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社会解

决当前治理难题、应对 21 世纪各种挑战的关键。

4.1	 中华文化哲学基础为全球治理指明新方向

在分析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问题时，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

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

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在 5 000 多年连绵不断

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等一系列文化精髓不断得到发扬，强调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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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蓄、百花齐放，一直具备着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历史文

化感染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

此，“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

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① 。

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

和整体，呈现四大基本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

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6]。 全球治理转型

升级的目标是共同和平发展，中华文化四大基本特点契

合全球治理变革的需要，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指明了破

题的方向。21 世纪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经济贸易、金

融市场，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地

球村”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但总体而言，人类

面临的处境却仍然值得忧虑，个别领域的问题甚至变得

更加严峻。仅靠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思想和理念，

显然不能够解决问题。心怀天下的中华文化，在 5 000 多

年非凡奋斗共同创建美好家园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思想精

华与先进理念，为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转型升级指明

了方向。

4.2	 中国对外发展理念为全球治理打造新思路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

则”，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零和博弈”与冲突对抗

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加强全球治理，构建

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基础。在新的时期下，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系统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

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新愿景。

当 今 世 界 正 在 发 生 深 刻 复 杂 变 化 ， 全 球 经 济 金

融治理迎来历史转折点，但个别国家仍固守“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

温。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坚决举起

了和平发展的大旗，体现了大国担当与责任。一方面，

在处理重要大国的关系中，中国向来主张建立“对话而

不对抗”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处理周边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也历来坚持“结伴而不

结盟”的交往原则，贯彻“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从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当国际上还

有用“零和”思维甚至冷战眼光看待国际关系时，中国

以“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给全球治理变革提出全新视

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

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

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输出了共同和平发展的合作机制，

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作出了重大贡献[7]。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更加紧密地

契合了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和平发展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转型升级的大势所趋。不仅展开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内

发展的蓝图，也凸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本届领

导集体，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与全球治理潮流的审时度

势，不仅向世界展现了新兴大国之担当，更为全球经济

金融治理提出中国思路，贡献中国智慧。

4.3	 中国金融为破题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创造新动力

中国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金融是全球治

理的关键抓手，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

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中国金融所具备的价

值观、时代观、变革观、实践观和公平观，与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五点判断遥相呼应。中国金融在加

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既是实力的展

现，更是责任的体现。中国金融必须“自强不息”，时

刻以提升自身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维护金融安全

为己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大“走出去”，突破“小

①   2015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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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避免“独乐乐”。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

金融应在货币、市场、监管、理念等方面大胆“走出

去”，再造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

多元，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8] 。

具体而言，（1）中国货币要“走出去”，实现国际

货币体系公平再造。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治理，

从“术”的角度看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从“道”的高度

看是增强全球平衡能力，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2）中

国金融机构要“走出去”，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增

量改革，实施中国金融治理措施，通过积极参与，在全

球金融大数据中赢得主导权。（3）中国资本市场要“走

出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和活跃。

（4）中国金融监管要“走出去”，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监管思想，以抛弃“零和游戏”，获取“共赢”为

原则，促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利益诉

求。（5）中国金融理念要“走出去”，践行正确的义利

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将金融作为全

球共同发展的工具，而非某一方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政策层面，要进一步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

局，为中国金融加快“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在操作

层面，中国金融应智能集成多种工具，打造中国金融的

精英团队，通过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

际金融协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国际金融

监管多个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为

唯一目标，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责任共同体，最

终打造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常态下，

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必然选项。我们应通过更

富成效的“走出去”，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实现

“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深度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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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China’s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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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everlasting “universal measure” or optimal pattern in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China’s finance deeply 

involving in and coordinately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the objective needs of China making difference 

and searching a better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changing over time and seeking a better developing rout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hinese culture, China’s foreign development principles, 

thriving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which are China’s solution and Chinese wisdom for handling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are also crucial for human society dealing with problems of current governan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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